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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三月四日中午，韩国“司法改革凡国民连带”团体、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和首尔市民在中共驻首尔使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将侵害韩国文化主权的中共驻韩国釜山总领事馆副总领事金燕光驱逐出境，并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此行动。与会团体认为，金燕光打着外交官的幌子侵犯韩国文化主权的行为，不仅违反韩国法律，也损害了中国国家形象。


不久前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来韩演出之际，金燕光之流渗透韩国政府及社会团体，竭力阻挠旨在弘传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神韵演出，最终以失败收场。 


神韵演出的韩国主办方“韩国法轮大法学会”披露，二零一零年年末，驻釜山中共总领事馆副总领事金燕光，直接到神韵演出预定剧场“釜山文化会馆”和釜山市政府施压，称“如果进行演出，将给韩中关系带来恶性影响”，并以此威胁取消租馆协约。 


主办单位通过法律裁决并获得胜诉，最终神韵如期上演并且圆满成功。此后，金燕光等向神韵预定演出的大邱市和高阳市施加压力。大邱市公务员以“大邱市没有理由取消私人间协约”为由给予拒绝，高阳市Aram Nuri剧场负责人接到中共使馆电话后，以“大使馆有什么理由打这种电话？如有理由请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为由，断   然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 


   神韵艺术团是以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演出团体。几年来，神韵全球巡演中展现的纯正的中华传统艺术赢得东西方各界人士的高度赞誉。神韵所呈现的纯善纯美的艺术，更是受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韩国人的喜爱。 


   活动主办方认为，中共驻外使馆把干扰神韵演出当成了职业，正曝光了其反传统的本性，他们的行为不仅违反韩国国法，更自曝其丑。 


   韩国非政府组织“司法改革凡国民联带”代表郑求辰在发言中说：“共产党一党独裁的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是绝对不能共存的，绝对不能相信用谎言和伪善武装的中共。不能忘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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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碑店市白沟镇党委副书记周雪峰遭恶报身亡 


高碑店市白沟镇党委副书记周雪峰，受中共邪党的指使，几年来一直主管迫害法轮功。执行邪恶的命令。多次给镇派出所和各村街治保主任下达命令，秘密跟踪，蹲坑，举报一个法轮功学员奖励500元。在周的指使下，派出所警察经常无端骚扰大法弟子，在所谓的敏感日，更是对大法弟子非法抓捕、毒打、谩骂、罚款、劳教等。周受中共邪灵的指使，得到苍天的惩罚，二零零六年腊月十五下午，开车行至梁家营路段时，撞车当场身亡，年仅39岁。 











我曾是一名类风湿患者，那时为了治病去过多家医院，吃过许多偏方，病没好转却越来越重，逐渐的我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因此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家人为了给我治病花了两万多元借了许多外债，当时病痛折磨的我真是生不如死。 


九八年阴历十月二十八日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日子，就是这天我开始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之路，开始了我一生新的生涯。当时我由于各关节肿胀变形，脚脖子肿的很高，走路非常困难，每次炼功都是由婆婆骑三轮车带我到炼功点。炼功不久，我开始走着去，由于师尊的慈悲呵护和自己的努力，身体逐渐恢复，家务活也能干了。 


就在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份的一天上午十一点左右，我在家忙家务，被高碑店北城乡一姓张的和方官镇三名穿警服的人把家里翻遍后绑架到靶场洗脑班。主管是赵克军和施佳培。到那后早起让大法学员们跑步，然后打扫卫生。上、下午训练（走正步、跑步、站军姿等）。当时对大法学员打骂最厉害的是方官镇的姓赵的还有一个姓路的。 


由于洗脑班超负荷的运动，我的身体病又复发，在靶场呆了一个来月（由于学员们被勒索钱以后相继被放回，只剩我一个人），把我送到看守所。到那后我就和十几名法轮功学员前胸被挂上牌子游街。十冬腊月，寒风刺骨，地上的积雪都冻成了冰，在看守所呆了八天，被勒索五千元后才放回。 


还有一次我在地里干活，家人被强迫去找我，又遭绑架到洗脑班，又被勒索五百元，呆了半个月才放回。两次被勒索的钱都是一个叫马颖的人收的，并无任何手续和票据。 


八年来，我炼功没有吃过一粒药，家人也都因此而受益，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却被无故的掳走，这是为甚么？难道就是为了做一个善良，追求真、善、忍的好人吗？难道追求有一个好的身体有罪吗？（文/高碑店法轮功学员）








气管切开能唱歌，违反医学常识


中共为迫害法轮功找借口，编造了 “天安门自焚”伪案。


医学专家指出，大面积烧伤病人需做气管切开术，以保持呼吸通畅，手术后很多天才能说话。可刘思影带着插管，却底气十足、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而且还能唱歌。 这不是医学奇迹，就是在撒谎。


另外，大面积烧伤病人要住隔离病房，要尽量暴露创面，以免造成化脓感染。大夫护士進病房时，必须带口罩帽子，穿隔离衣。而采访的记者既没带口罩，也没带帽子，还那么近距离地问话。 而且，这些大面积烧伤者的全身都被蒙住，让人怀疑是否在隐瞒什么。


美国CNN记者在现场目击了事件的经过，她当时离自焚者很近，但没有看到其中还有个孩子。而刘思影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从头到尾都没有露出可供辨认的面孔。有关部门不允许新华社以外的任何采访，不允许自焚者的亲属探望，甚至威胁刘思影的祖母不可以接受记者采访。他们要掩盖什么呢？事件之后不到两个月，医院就宣布刘思影猝死，一切都成了死无对证。失去母亲的小思影是整个自焚事件中被用来挑起人们对法轮功仇恨的关键人物，但围绕刘思影，却有太多的谜团。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揭露了中共邪恶本质，截至2011年3月9日止，已有超过9082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我在火车站货场干活。一提起高碑店货场，有很多人都知道那里的坏风气。许多工人不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见什么拿什么。有人还说：“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把偷东西视为正当行为。说实话，一开始去的时候我还是挺不错的一个人，可别人都这么做，我也就跟着学了，不然人家还会说你傻呢。 


一九九五年二月份的一天，嫂子来动员我学法轮大法，我一听“法轮功”这三个字就有一种亲切感，我马上就说学。可嫂子又说，学法轮大法得修心性，不能占别人的便宜。我明白她对我不放心，当时就对她做了保证，我说我就学法轮大法了，别人的便宜我再也不占了。嫂子高兴了，当天就教我们动作，过了几天又给我们送来了老师的讲法录音带。 


我听了李老师的法轮大法以后，真是从噩梦中惊醒，我才知道以前得到的那点眼前小利，是用自己宝贵的德换的，换回的是可怕的业力。我想起以前许多不幸的事情，大概都是这些换来的业力造成的。 


以前我的两个孩子经常得病，遭了不少的罪，每年都要花去一千多元。一次我搬了人家一捆竹竿卖了五元钱，我的牙却奇怪的疼了起来，到医院去看，医生说得拔掉，不多不少整花了五元。还有一回，货场到了一车焦炭，别人都去拿，我也搬了一袋。过了一天，我丈夫的腿就疼了起来，怎么也不好，正好把卖焦炭的钱花完了，他也好了。 


学了大法以后，我才明白不是自己的东西硬去拿，就是用德换业，就得通过别的方法偿还人家。我觉的这才是真正的傻，我打定主意再也不干这样的傻事了。 


有一回我去货场干活，就在我们买饭的时候，突然从货场门口过来了一辆拉面包铁的拖拉机，别人一窝蜂的都去搬，我的腿刚想动，猛的想起自己是炼功人，就远远的站着看着他们。 


等拖拉机走了之后，有人问我：“你拿了没有？” 


我说没有，可他们都不信，说：“你平时比别人拿得都多，这回怎么了？” 


我说：“我现在学法轮大法了，别人的东西我不要。” 


他们都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 


还有一回货场进了小孩玩具，别人又去拿了，回家给自己的孩子玩。等我下班回家，两个孩子都张着手向我要，见我空着手，就急切的说：“人家都给孩子拿回玩具了，你为什么不拿？我们也要！”我说那是别人的东西，我们不要。两个孩子不听这一套，大哭起来。看见他们这么难过，我真有点动心了，可一想到自己是个炼功人，就这么一小关都过不去吗？我就花钱给他们买回了玩具。 


后来，我七岁的女儿在大法的感召下也懂了不少做人的道理。一次，她在上学路上拾到了一元钱，交给了老师，回家后她高兴的对我说了。我问她：为什么要交上去呢？她说：“不是学了法轮功不要别人的东西吗？”我听了真高兴。正如师父所说的那样，一人炼功全家受益。 


我在利欲熏心的大染缸里把自己染的很脏，是师父的大法给了我从新做人的机会，给了我们家真正的幸福和欢乐。




















